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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话题，笔者观点为：明清诗人吴梅村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乃吴梅村在《红楼梦》
中作为编删者、传书者化名。也即吴梅村即是曹雪芹；曹雪芹乃吴梅村。论文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释名、吴梅村与曹雪

芹名的关联、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动因、《红楼梦》作者吴梅村自隐其名的必须性、《红楼梦》创作体例及文体风格等

方面，论证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吴梅村。

Abstract: On the topic of who is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author’s view is that Wu Meicun, a poe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Cao Xueqin is Wu Meicun’s pseudonym as the editor, editor and 
biographer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at is, Wu Meicun is Cao Xueqin; Cao Xueqin is Wu Meicu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ao Xueqin,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Wu Meicu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ame of 
Cao Xueq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 Meicun and Cao Xueqin’s name, the motivation of Wu Meicun’s cre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necessity of Wu Meicun’s concealment of his name, the writing style and styl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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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话题，自《红楼梦》传世

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红楼梦》研究者、读者、爱好

者，争论不休，无以定论。近年来，关于《红楼梦》作者，

不同的文章、论证、观点推达出明、清之际或诗人或皇室贵

胄为其作者，多至60多位。论文笔者之于《红楼梦》作者是

谁的观点为：明清诗人吴梅村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乃

吴梅村在《红楼梦》中编书者、传书者化名。

笔者的观点即：吴梅村即是曹雪芹；曹雪芹乃吴梅村。

众所周知，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作者的论定，无论从文学

理论的视域、视界识见，还是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观照，作

品与作者是二元同一、多元同一的。换言之，作品是作者创

作的，作品必定深深烙刻、镌记着作者本身的气韵和内在。

从某种角度可谓之，作者即作品，作品即作者。作者和作品

二元、多元不可分。

基于《红楼梦》文本出发，基于明清诗人吴梅村个人经

历、诗歌文论与《红楼梦》文本诗性文论等诸方面参证，笔

者析见如下 [1]。

2 吴梅村何许人
吴梅村，名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

隐主人、大云道人、旧史氏，国史氏，江苏太仓人。生于明

万历三十七年，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榜眼，崇祯帝亲

擢翰林编修，后任少詹事、太子侍读、左庶子。清顺治十年

（1653），“诗坛领袖”吴梅村被迫应诏侍清，逼迫入侍清

廷翰林，后至国子监祭酒。

《四库全书》别集之首冠，乃吴梅村。“恸哭六军俱缟

素，冲天一怒为红颜”，即出自于吴梅村《圆圆曲》一诗中。

吴梅村诗行自成一体，后人谓之曰：梅村体。吴梅村诗多参

李杜诗。乾隆皇帝题《吴梅村集》，其题曰：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

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

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翰林吴梅村，同时是明清之际的诗人、画家、医家，其

画作为明清宫廷所收藏。

以上是笔者之于吴梅村其人的简要介绍。冯其庸、叶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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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先生著《吴梅村年谱》一书，详论了吴梅村的一生行状及

其著述，此书可谓研究吴梅村生平事迹最权威之作。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文本首回与第

一百二十回中出现。文本首回叙述者，也即《红楼梦》作者

谓曹雪芹乃《红楼梦》编删者；第一百二十回谓曹雪芹乃《红

楼梦》传书者。以上两条文论文字信息，实际告诉读者，“曹

雪芹”乃《红楼梦》作者化名、托名 [2] ！

3 曹雪芹笔名推解
在《红楼梦》中，非常明确的文本信息是最终定编、撰删、

总辑《红楼梦》的编辑者为“曹雪芹”。从《红楼梦》成书

于“文字狱”的当时现实创作背景下，作者在作品中必须以

“避难法”方式写作，可以断定的是“曹雪芹”是书中化名。

与吴梅村同时代之柳敬亭，本姓曹；苏菎生，本姓周；

现代文学之一代大家鲁迅，本姓周……《红楼梦》作者，本

姓曹乎？依之于其时之时代环境视之，概率为千万分之一，

《红楼梦》作者本姓非曹，此观点定可立。

而《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取“曹雪芹”为化名，特别

是姓取其曹呢？“曹雪芹”三字出现于“吴玉峰、孔梅溪、

棠村”之中嵌合”吴梅村“三字之后，于吴梅村有何关联呢？

3.1 吴梅村与曹姓血脉渊缘   
吴梅村之母朱淑人之外祖父为曹鲁川之婿。曹鲁川是明

时理学学者，著有理学著述几十卷。照如禅师，为其后人。

明时著名文人文征明为吴梅村高祖吴愈女婿。吴梅村之母虔

敬的吃斋念佛，在吴梅村成长中，不时念及曹鲁川之人与事。

可以说，曹鲁川简接地在吴梅村的生命成长中，产生着相应

的影响。因其母与曹姓之关联，曹姓与吴梅村的血缘基因有

了相应关联。

3.2 吴梅村与“雪”之关联
姑且不论吴梅村诗歌中多处见“雪”，吴梅村好友苍雪

禅师法号中有“雪”，并多有见诸于字墨之处。而最直接让

人知悉吴梅村爱雪、喜雪在于，其将倾尽半生心力、财力所

建的“梅村别墅”的藏书楼直接题名为“娇雪楼”。

娇雪楼！“雪”之天天见于经阁书楼，见于笔墨纸砚案

几之高处。可见吴梅村之爱“雪”！

“秋水精神香雪句”，雪在其中。

吴梅村为何要将其藏书楼名之曰“娇雪楼”，笔者以为

娇雪二字取自于杜甫诗歌《北征》诗句中“恸哭松声回，悲

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句。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回首凤翔县，旌旗晚

明灭。”“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煌煌太宗业，树

立甚宏达……”《北征》诗中意，也正契合作为明朝遗民吴

梅村的现实处境、心境和心灵夙愿。

煌煌太宗业，旌旗甚宏业。先朝遗民吴梅村在内心深处

希冀着如《红楼梦》中“兰桂齐芳”似的南明王朝的中兴。

芹，读书人采芹之谓也。吴梅村榜眼翰林，进士读书人也。

“曹雪芹”之名，缘起于斯！缘起于此！

3.3 吴梅村与曹雪芹的关联
曹雪芹与吴梅村，如此关联着！旧时读书人，其志号，

书斋名题，直接反映着其人生的志向与志趣。吴梅村顺治

十三年归里之后，时年 48 岁近成数五十岁的他，开始了他

的史笔之旅。其于梅村别墅“娇雪楼”读书释卷、作诗序文、

铭碑画卷、水墨丹青。

曹雪芹之名源，还可有一解，曹，取之于诠曹。诠曹，

统领吏部之臣官所属也；雪，娇雪楼之雪；采芹，读书人也。

翰林吴梅村，于娇雪楼作《红楼梦》，作者将作者身份、

作书地点在化名中显现。

当然，作者为什么取名曹雪芹，定可以它解，多解。牵

强可附会，然后附会定非无水之木，无根之源，更非空穴

来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出现，其为化名、托名，应该

是无可争议之共识定见。旧时文人，作书著作，往往以其志

或号记之，特别是文人更以己之为自己取的志号，风雅称于

时，以显其志、其趣、其旨，其立世之志观也。

吴梅村之雪芹。娇雪楼之读书人、写书人。

3.4 曹雪芹，“朝（臣）血情”之谐音解
曹雪芹，还可有一基于谐音之解，即“朝（臣）血情”。

朝，诠曹所属朝廷重臣也。诠曹，也可见曹雪芹之曹也。

朝臣血情。吴梅村，崇祯帝翰林近臣。当崇祯帝“天子

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玉带林中挂”“一朝尽，花落人亡

两不知”时，当其闻崇祯帝自缢之讯时，其朝子血情喷涌，

其第一反应是随先帝而尽臣情上吊自杀，因其家人发现，其

老母拦腰而泣，吴梅村在其母谓之其若自杀，留下一家老小

怎么办的泣问中，最终选择了“平生只欠一死”而“草间偷

活”。吴梅村在“本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悔恨、

忧怨和痛哭中，在清廷逼迫入侍而作了“贰臣”的骂名中，

度过了他人生后半生自我认定的“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罪

孽”之人的生命岁月。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红楼梦》第

一百二十回中，引邓汉仪之诗，正是吴梅村一代明朝旧臣又

侍清的“贰臣”之写照。作者引其诗于《红楼梦》中也是一

种自我无可奈何之中的自讼！

再审“娇雪楼”之取名志意。娇雪之取于《北征》诗句：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诗史杜甫《北征》所叙事之情状与娇雪楼中吴梅村此时此刻

所临之社会现实情状是何等相似也。

忽明忽暗之旌旗飘动之诗句，映入先朝翰林、旧史氏吴

梅村眼中，那是“明灭”之痛，那是乾坤疮痍之忧。于是，

朝子翰林，在《红楼梦》中，以黛玉葬花般的哭记以身血抗

清之阁臣英烈事迹。一曲《葬花吟》，千般无可奈何南明之

痛泣！葬花吟，埋葬的是花魂，吴梅村埋葬的是他自己！

当然，“曹雪芹”作为笔名、化名、托名，若非作者本

人留有笔墨或当时之同道、文人雅士亲闻其解，他者之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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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其意中，或从字面中，推解其中大意。然而，对于一部

文学作品作者之笔名大意，虽无作者亲证、亲笔之解，阅读

者望名生义，特别是基于文字所涵文意和显见的取典取诗取

其名中，可以一叶知秋，一管窥豹般，一粟见苍海般，从文

中见其志意也。

虽则，无论如何解“曹雪芹”化名之由来，其解肯定不

可能百分百精确吻合、榫合于作者原意，具象会意推之大意

可以。何也，因为，精准百分百之原意，除作者本人述文解之，

他人之推断定乃附会之意也。当然，言之附会，望文生义，

从文字、句象本身出发的推论，定也非南辕北辙之会也。

《红楼梦》作者化名之取之大意，作者一定会让后人，

以中华文化诗意典藏中，藉之于文脉源缘，藉之于文本风格，

而有稽可考！古汉语、古文字，会象可以具意也。此也乃文

字源起之发轫之一尺轨也。

“曹雪芹”现于吴玉峰、孔梅溪、棠村之后。吴玉峰，

昆山玉山也，其出生地；东鲁孔梅溪，天下读书人，孔老夫

人万圣师弟子也。梅溪二字，可见于吴梅村画作《梅花庵溪

山书屋》，梅溪从此跃然而出、呼之即应，吴梅村画家也；

棠村、梅村，棠梅同季，吴伟业之字梅村也。

4 吴梅村隐其自己为《红楼梦》作者名的必
须性  

鹡鸰之悲，棠棣之威，兄弟荣辱而连襟，棠棣之花灿而

连片。在清初高压环境，文字狱兴盛之际，一句一诗皆有可

能轻则入狱，重则满门招斩株连九族的社会实景下，只要作

者是吴梅村三个字，招致的必然会是什么？同时代的钱谦益

《有学集》作者之意说非怀明、侍清非本意，结果被下狱，

文稿书籍被禁被销被毁。

作为一代诗坛领军人物，可以说当时文坛数一数二的人

物，侍清期间，顺治因吴梅村身体虚弱，还曾亲赐过药丸。

吴梅村在祟祯自缢明亡之后，不侍而隐七载左右，后被各种

逼近而侍清至国子监祭酒，三载后以嗣母之病归故里，最终

辞请而准，获不侍。

吴梅村虽归隐，清廷会任之放言，会无条件的让其隐于

江湖？吴梅村在“奏销案”中被牵几近解押至兵部下狱，后

经竭力疏通，几近破产而保全。从当时廷政观察，“奏销案”

可否合理质疑为是对江南遗民文人绅豪的一次出师有名的

清洗？之前陈之遴案，作为陈之遴的儿女亲家，曾经同阁，

吴梅村也是九死一生似的得以幸免。陈之遴案，在《红楼梦》

第 85 回中《薛文起复惹放流刑》，影射了这一真实的历史

事件。而清廷竟究何以放过了吴梅村，档案似的文档不得而

见而知。但从吴梅村侍清之后，以及后期的诗文、序文、碑

文中，对清廷圣恩的称颂，对郑成功的评价，如果以个体生

命在时代背景下的处境再评析，是可以析出一些端的来的。

在《红楼梦》第 83~84 回中，可以读出作者对侍清被逼

情态的描述，庙堂之高的和尚，门子直逼家宅后庭，要的不

光是钱啊，要的是人啊。作者借语之中，表述了文章之纲目。

清廷逼迫吴梅村出侍，其实相中的就是吴梅村手中的那

方砚、那杆笔，作为当时文人领袖，前朝遗民，吴梅村既不

能选择死，更不能选择活的方式，他的选择只有唯一，俯首

听命。如 82 回之后的宝玉，他中举了，补披了猩猩红披风，

戴了猩猩红斗笠见了爹娘，这不是吴梅村被举荐又穿了朝衣

侍清的形象写照吗？“两番人一番事”，第 82 回之后的小

说中的人物与此前章回的人物，名还是那个名，事已经不是

那方事。生、旦、净、末、丑，只是小说之述事角色罢了。

英莲，应忴九月初三夜，半江瑟瑟半江红，月似珍珠露似弓。

明清鼎革，英莲改名香菱。小说中莲菱的命运描写、呈

现，至大观园后方学诗的英莲，与吴梅村本人学诗经历何其

相似，吴梅村之于湖广主考之后，与熊开元、宋九青游黄鹤

楼之际，方开始学诗。熊开元明灭之后最终归隐姑苏灵岩寺。

聋道人形象出现后，脂砚斋让读者上下反着读，何其聋钟也，

其实大智若愚，耳聪目明也！

《红楼梦》中作者借英莲香莲的命运，对自身命运之苦

难时艰之身不由己，找到了情感上的渲染、渲泻出口，呈现

了个体命运在时代环境中的无可选择、悲哀无助。香菱在诗

文中，在内心品格的持守中，妥协于现实，与金桂即金清之

金贵周旋中得以暂且的尚存。最终，英莲也即香菱，在金贵

薛家留下一脉，留下一文脉，即千古之《红楼梦》之从华夏

开天辟地、女娲娘娘九天玄女所授之《金篆玉函》中走来。

三生，世世，中华文脉传脉于此于斯！作者在金清的时代背

景下，守候着华夏文脉！

众所周知，大凡生命均脱离不了当时代的背景与现实而生

存与存在。吴梅村生存于封建王朝兴替时代，其个人命运要持

守其坚守的人文理想和朝臣正统秩序，其个人命运只能是必然

是悲剧的命运归宿。而作为封建文人自古以来礼常纲要、君臣

伦常，使其面对兴替之际，内心与现实的选择注定将是命运的

时艰。于是，个体生命在寻找生命出路之时，在迷离、痛苦之

中泣血选择。诗史之吴梅村，最终回归于其生命灵魂的气质，

实现灵与肉的同一，现实与时代，历史与时空的同一。他在《红

楼梦》的创作中，超脱于世！空空道人，是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芹一脂，

一花开五叶，最终成就圆满于集《石头记》《风月宝鉴》《金

陵十二钗》《红楼梦》为一炉一书，如画，观画之人，读书

之士，可以从书出发，从己出发，大观其景其文其旨也！

《红楼梦》以一书夹藏多书的体例，完成了作者传记《石

头记》；明史、南明史、清史融一书的《风月宝鉴》；明阁

臣传的《金陵十二钗》，实为《金陵十二差》也。总辑名为《红

楼梦》的奇书。

《红楼梦》前八十回主述明，后四十回主述清。也即《红

楼梦》是一部以上部、下部分部之书。上部述明，下部述清。

笔者以紫竹滴水之名发表于《神州》杂志（2021 第 07 期）

的《春秋笔墨红楼梦》一文，对此做了详尽分析。

《红楼梦》下部，也即后四十回，主述作者所经历的顺



56

图书馆与文化研究·第 04 卷·第 02 期·2022 年 06 月

治朝及康熙前五年左右之事。宝玉出家，影射顺治出家之历

史事件。作者于康熙十年离世，《红楼梦》完成于此前的至

少叁年时间，也即康熙七年左右。在吴梅村与冒辟疆的通信

中，吴梅村告之其完成春秋之作，其实即暗指以春秋笔墨所

完成的以小说为载体的、实为史书的《红楼梦》。

吴梅村之作《红楼梦》之创作根本，在于传书、传史、传世，

而非传名。因《红楼梦》在某一维度，乃传史、传诗之作。

故这也是后人读《红楼梦》可以读出 60 多位，甚至更多位

作者的原故。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

吴梅村恰是因为其名声，其在明清之际之声名，使其传

书必须隐其名，否则也许书之胎死腹中、其诗文成禁事小，

灭门累连同盟同族事大。再有甚者，如不能传书，更是作为

一个以传史作为人生使命与理想的封建时代以太史公言为

人生坐标文人来说，其实就是其历史生命的焚尸灭迹。故而，

之于吴梅村而言，以隐名而传书，如脂砚斋批注之言，经几

世几劫再出世。三十年为一劫，红楼梦作为伏藏作品，在乾

隆时代刊刻出世！

因为世间没有曹雪芹，故而红楼梦之有之存世。清庭命

官曾找查至为曹雪芹者，为一贡生，无后。这一线索说明什

么？说明在康乾时代，如果实有一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

人的珠丝马迹，均将被查找出来。

《红楼梦》小说第一章，楔子中，作者在书外音言，如

果说书为雪芹所作，那此时叙述者又是谁呢？作者自己说自

己五十壬寅除夕而亡，那又是谁在当时述事呢？故而，作者

说作者之滑式，需巨眼方得其辨。读《红楼梦》此处文字，

至少需反复几次，此文字是在小说章回中，是在小说内容中，

非书之自序、他序中，是小说的一部分。此时，述事时，是

作者在书外述事，此段依《红楼梦》成书之风格，作者将吴

梅村三字隐于其间，同时，虚化其名为曹雪芹之名，也即笔

名来自定《红楼梦》作者。因为书中编删除成书者之名，确

以“曹雪芹”为其《红楼梦》之名，因此便堂而皇之、掩人

耳目与吴梅村无关，为此作者之目的达到了，此书在当时清

庭可以认定是谁写的均可，就不能认定到吴梅村头上来，否

则文字狱下，吴梅村家庭以及复社同盟及更多的文士，必然

就是大祸临头！

而《红楼梦》为一部诗化小学，其中梅村体俯拾皆是，

鲜明的烙刻着作者的风格特征。众所同知，诗文之风格是一

个诗家大家独有的，如鉴成化之瓷宝，有无嫣紫是其断代之

根柢。《红楼梦》这样一部诗化作品，明清诗人谁能如此造作，

当吴梅村唯一也。故而，《红楼梦》作者吴梅村，必须隐其

名，而故弄玄虚般，以曹雪芹化名，同时又以脂砚斋批注，

曹雪芹已经五十而亡，《红楼梦》为残书等方式，以达至避

难传书之目的！

5 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创作动因
5.1 《红楼梦》创作缘起

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缘起。文学作品创作，乃是基于

生活与艺术逻辑基础之上的创作活动。津河渡岸，至岸舟可

遗也。津河渡舟，至岸舟停津河也。刻舟求剑，乃胶柱琴瑟也。

得鱼忘筌，乃具象会意者也。

创作，有其逻辑。文学作品的创作，乃基于生活和艺术

逻辑基础上之上的创作活动。文学作品，以艺术的形式反观、

观照生活与现实的逻辑。一个作者之艺术作品之创作、创造，

源自其基于生活与现实之上的艺术呈现和表达。逻辑，是艺

术表与呈现的基柢。

《红楼梦》作为一部近百万字，作者以十年之久的时间，

以泪哭成之书，此乃为作者心濡血蕴之作。其创作的缘起，

必乃发自于生命深处的表达与呈现的生命动因。

《红楼梦》乃融注生命毕生之心血表达与呈现。《红楼

梦》之文墨，实乃心濡血沫。

基于生命之血情之缘起和创作动因，方能触动和触发《红

楼梦》作者以其毕生之力去创作、完成《红楼梦》这样一书

三写，记事录事鉴史之书。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作者的创作缘起，清

清楚楚、明明明白写在文本本身字里行间。《红楼梦》文本

中作者创作旨归昭然若揭，开篇即述明作者之创作宗旨。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之女子，一一细

考，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

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

之日也！当则，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

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之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

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

之罪固不可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

自护已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上段文字也乃《红楼梦》作者创作之宗旨之开宗明义也。

因《红楼梦》作者处在其生存时代的背景下，为“避难法”

之故，借“假语存，真事隐”之创作手法，将真事隐于字里行间、

典藏移借，将其个人所经历的人生经历，将其面对末世鼎革

之际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夹藏于文本故事叙事之中，也即在以

宝黛爱情为主的叙事框架下，假借语言文字，在藏隐之中，

实际上将所要表现的人与事，表达的兴亡之论，将作者自身

的人生历事、人生觉悟呈现表达了出来。真事其实显于假借

的语言文字中，存现、呈现出来。春秋笔墨《红楼梦》是也。

《红楼梦》创作缘起，实乃作者所处时代所给予其个人

命运使然。

吴梅村因在甲申之变后，未以身殉帝，在后来的日子里，

为清廷逼迫而侍清，成为国子监祭酒，做了贰臣。吴梅村对

此一直介耿于心，在其诗歌中多涉此自讼自悔自痛之主题。

对此，吴梅村也一直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孽之人。

吴梅村之所赖天恩，乃崇祯皇帝对其知遇之感，对其恩

宠擢拔之恩，纵观吴梅村之仕臣生命，可以说崇祯帝是其再

生父母，给予了他仕臣生命。

吴梅村 22 岁参加会试，第一名。因其房师李明睿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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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周延儒与阁臣温体仁之间的争斗积怨，温体仁一派上旨李

明睿取吴梅村会试第一，乃因其与吴梅村之父吴琨为旧友之

故，因此有“舞弊”行为，并以此弹劾周延儒。吴梅村实际

上陷入科场“舞弊案”之中。李明睿为此将吴梅村会试卷子

呈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亲阅吴梅村试卷后，在吴梅村试卷上

御批“大博雅正，足式诡靡”八字，一锤定音“舞弊案”。

后又于殿试钦取吴梅村为榜眼，并授翰林编修，后又“给假

准娶”吴梅村回家娶亲。

崇祯帝时，擢拔吴梅村为东宫侍读、太子师等。在太子

出阁的“文华经筵”上，崇祯帝钦点吴梅村讲《尚书》大义。

吴梅村的讲解得到崇祯帝首肯、称道，对一个封建时代以修

身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读书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对于一个

家族而言，皇帝钦点“给假准娶”，这是何等的光宗耀祖之

盛事！这也是吴梅村所赖之天恩！对于此，对于吴梅村经历

的这一切，镌刻于他生命之最高处和最深处。他把他记录于

《红楼梦》“元妃省亲”章回故事的场面与场景之中。

5.2 《红楼梦》创作素材，源于作者的经历和生存

现实
一部文学的作品的创作，其素村是来源于生活和经历本

身的，源于其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作品乃艺术创作之结晶。

《红楼梦》第十八回，贾政《上贾妃启》如下。

“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

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

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

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千万一！惟朝

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

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

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

恩也。”

若将上文中“贵人”去掉；“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

幸及政夫妇”之“幸及政夫妇”，换为“幸及臣”；将“贵

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怀”去掉；将“更祈自

加珍爱”加主语“臣”。   

当我们再看下文：“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

意得征凤鸾之瑞。今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

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臣。且今上启天地生物

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

千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

下苍生之同幸也。臣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

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此文不是标准

的启奏文体么！这其实就是吴梅村将崇祯帝给假娶亲、凤鸾

之瑞的感恩君父之恩，记写在了《红楼梦》中。故脂砚斋将

此颂圣批注曰“此言犹在耳”！

以上文字之老笔，非出自翰林进士之奏启揭疏文例不可。

而如此笔力与文体句式，均吻合吴梅村作为翰林时呈上的书

启、奏疏等笔势风范！而吴梅村在其给崇祯帝的《乞假省亲

疏》《自陈不职疏》中，有“仰告君父。愿乞圣恩”“生生

世世、感圣恩于无穷矣”“臣繇辛末科进士历升今职，仰荷

天恩，感念生成，誓图报称”“高天厚地，感圣恩于无穷矣。

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等诸辞。

崇祯皇帝之于吴梅村所恩赐的一切，在吴梅村心中眼里

就是无穷天恩！

5.3 心灵的感恩与救赎、史家的使命成就春秋史笔

之作
甲申事变后，崇祯帝煤山殉国，玉带林中挂，粉堕百花

洲，一朝尽，花落人亡两不知。明王朝，树倒猢狲散，大明

王朝投河上吊的先帝旧臣不际其数，一大批遗民归隐中。

而吴梅村，“本为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平

生只欠一死，草间偷活”。在清廷的逼迫下，入侍清廷为顺

治朝翰林，还担任了国子监祭酒。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

二君，此乃封建时代礼常纲伦，男女苍生之行为操行、规的

范模。作为崇祯朝，崇祯帝亲定擢拔明庭榜眼、翰林学士、

太子师的吴梅村，其终其后半身均在为罪孽祸胎、天下不肖

无双、愧对先帝之圣恩、愧对未履信定听从如侯方域之类兄

之劝诫而不出侍清的痛悔之中，在世人之于侍清做了贰臣的

骂名中草间偷活。

“不能因己不肖而累及同朝阁同仁之英名”，这是吴梅

村作为国史编修创作《红楼梦》的重要源动力之一。当然，

其最根本的创作动因，是为祭悼圣恩于己的崇祯帝。悼红轩

中悼一人一事，乃悼崇祯帝，祭奠大明王朝，站在历史高位

纵论封建王朝的兴亡。

《红楼梦》中闺阁之事，实乃于儿女情长中，夹隐伏藏

朝阁之人之事也！

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当读到如下文字：虽然

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

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了。接着书中有诗云：千古艰难惟一

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此诗后人共见于邓汉仪题于息夫人庙

诗。邓汉仪与吴梅村时相过从，并几乎在某时间同执诗坛之

牛耳。《红楼梦》结尾引邓汉仪作于龚芝鹿座上诗，在借邓

诗以言己怀的同时，也传同道之诗也。

《红楼梦》本身有传诗之意，作者不仅传己之诗，也传

各诗派同仁诗友之诗。这也是后世读者会读出 60 多位《红

楼梦》作者的缘由。

《红楼梦》中出现的“千古艰难唯一死”之邓汉仪诗句，

与吴梅村诗句“平生只欠一死”，“一死可怜非易事，令人

却忆息夫人”几同一辙。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息夫人形象，史典中是亡国

之妇形象，息夫人面对当时的现实环境与自己的处境，不仅

脉脉息言，忍言偷生，更忍曲含辱侍新主而生子。息夫人的

现实境况，在《红楼梦》中作者以此自况，其处境与心境何

其相似也！

之于生活于忠孝节烈之封建主流文化纲常伦纪价值观，



58

图书馆与文化研究·第 04 卷·第 02 期·2022 年 06 月

生命观的个体生命而言，侍二夫侍二君就是失节。饿死事小，

失节为大。

明亡，对于生活在此背景下的甲申事变后、未殉帝且后

来又侍清的明朝旧臣而言，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判定，他们

就是不忠不节之人，就是将被时代与历史唾弃之人。伤心岂

惟息夫人，道出了《红楼梦》作者自讼之心音 [3] ！

作者吴梅村之创作缘起与创作逻辑，基于其生存的现实

境遇和其对自身命运的感怀、叹息、与痛悔等心理情节而生

发的创作缘起。作为明廷旧臣、翰林编修，对于甲申事变之

后、清廷主朝之后，对于朝代更替之兴亡的思考与探究，以

史家之眼界，纵横上下几千年华夏历史、华夏经典秘籍而以

夹书、隐注的形式，在虚构的宝黛爱情故事叙事框架下的晚

明和清初的史实录记。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之女子，一一细

考，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

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

之日也！”吴梅村在《红楼梦》中将崇祯朝阁朝臣，其中不

乏吴梅村至友如黄道周、矍式耜、杨廷麟、何腾蛟、宋九青，

史可法、张煌言、张振名，特别是郑成功等抗清史实，夹藏

于《红楼梦》中。

“史诗”吴梅村将以史笔悼明之亡；其之于“贰臣”之痛，

之于壬午兵燹、扬州屠城之血史，之于明之阁臣大学士如史

可法、郑成功、黄道周、瞿式耜、杨廷麟、陈子龙、宋玫……

诸阁臣学士良友在南明抗清中的可歌可泣之英烈事迹，吴梅

村将以史笔载之。在当时清廷背景下，吴梅村不可能以史笔

以正统史记体例记史，只能曲笔春秋笔墨为之歌诔，为之千

秋史传留一墨。

《葬花吟》《芙蓉女儿诔》，以歌行，泣血歌吟铭诔！

吴梅村曾应梁化凤要求做颂诗词赋，在其诗赋中，将郑

成功言之为“郑逆”，这绝非吴梅村之本意，他将其之于对

郑成功抗清之壮举，记于《红楼梦》中，江边之泣，扬帆于海，

以隐曲之史笔将之传世。

娇雪楼取自“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

颜色白胜雪。”而“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不正是《红

楼梦》中黛玉泣哭之声场么！

恸哭六军俱缟素，恸哭松声回。吴梅村之心为明亡、为

清之屠城、为抗清之臣阁英烈而涕汵泪尽。

《红楼梦》之清廷之血清之史，实起于“壬午兵燹”之

先，扬州十日其后也。史可法、黄道周、矍式耜、杨廷麟、

陈子龙、宋玫……大学士也，吴太虚翰林所幻太虚幻境、如

《燃藜图》作者刘向之黄部阁书，隐喻出朝阁重臣也。

6 《红楼梦》创作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6.1 创作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

文学作品的创作，生命原动力、心力、学力、才力，更

要有静心、倾心创作的时间和环境条件，诸等，主观条件、

客观条件，缺一难以为之。明清之际，唯吴伟业即吴梅村，

有此原动力和心力与才力。有其心还将有其力。

6.2 《红楼梦》创作作者的时间条件
人，是首先要生存，方才言及其它。从某种角度而言，

旧时之创作乃基于生存之上有闲活动。

《红楼梦》上百万字的作品，十年三千六百天，创作、

抄录、评注、整理编辑成最终文本，那需要全日制式的创作

活动。

毛笔创作，时效减半。毛笔抄录宣纸，错之推倒重来。

《红楼梦》为托书，底本非单本，必定多本，至少四、

五本底本，分托至友同道。为传书，以衣冠冢似的几发、多

发形式，以确保书之传世！而成书抄录，需要的时间，在十

年之中，所占用时间，应该相当多，何况还是在“悼红轩”

中避人耳目之创作、抄录。为一部书，软件条件自不必言，

同时需要硬件条件的。笔墨纸砚为基本，书轩楼室写书者需

要饥食渴饮。旧时毛笔写书，一天能成文多少字不言，一天

毛笔就是抄也是需要功夫的。吴梅村至顺治十三年隐归之

后，十三年又见青埂峰。随后自至吴梅村离世，他再也没有

出仕为官。他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他的文学创作！《红楼梦》

近百万字的作品，历时十年，五次编删总辑，从文字创作角

度而言，有创作时间，这是完成创作的根本保证！同时，也

是作品创作的根本条件也！

6.3 《红楼梦》创作的空间条件
《红楼梦》作者在悼红轩中悼一人一朝。悼红轩，取之

悼朱楼之意。朱，朱明王朝也。

《红楼梦》开篇有如下文字。“虽今之茅橼蓬虽今日之

茅椽逢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庭柳花，亦未有妨我

之襟怀墨笔。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

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

不亦宜乎’故曰‘贾语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字用‘幻’字等，是提醒阅者眼目，

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红楼梦》作者，在开篇即将作者创作主旨、阅读方法

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茅椽逢牖，瓦灶绳床，下笔无文”之文字，是文人创作

时惯用的谦词表达。如古人明明是高门大庭，非说自家乃寒舍、

陋室耳；如明明学富五车，却说自己不才识浅，皆非实指。

《红楼梦》作者词章绮丽、典雅，藏典用典指手即来，

点墨成章。

蛛丝结网，马迹踏痕。蛛丝马迹中见经纬辙轨。

梅村别墅之“娇雪楼”，乃吴梅村书斋卷楼。

娇雪楼，可推为“悼红轩”落笔编纂之所是也。

《红楼梦》，起笔于梅村别墅之阶庭柳花之下，梅花庵

飞花漫笔之中。这也是大观园联诗吟对之文墨气质！梅花庵

中，娇雪楼上，“每日持卷，别有另作非骚选”，另作，娇

雪楼之采芹者作诠曹之属臣阁之《红楼梦》也。曹雪芹是焉。

吴梅村乃曹雪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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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灶绳床，绳床非绳子结的床，实胡床之谓。胡床，马

甲类椅子，唐明皇行幸经常从马上下来坐胡床，逍遥座。红

楼梦中作者说瓦灶绳床，并不是说自己穷困潦倒，吃不起饭，

无处安身。作者在此以胡床暗喻出胡人，作者以胡人暗指来

自于北方少数民话的清。作者在此要表达的是，即现虽已经

是清已代明，但自己并未有忘记先朝！

晨夕风露，阶庭柳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墨笔。襟怀笔

墨，在此作自指史家之春秋笔墨，悼怀明之笔墨。

于是作者用假语村言敷演着一段段故事，为昭阁传之！

《红楼梦》朝阁传之！

6.4 《红楼梦》，梦从悼明复明之梦中来
“咸阳三月火，新宫起、傍锁旧莓墙。见残甓废砖，何

王遗构，荒荠衰草，一片斜阳。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

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执经横卷，奏对明光。

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

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

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

此诗为吴梅村所作《风流子 掖门感旧》。

“掖门感旧”，表达了作者，从崇祯朝离开京都后，再

次来到紫禁城的心境和感伤。当年文华经诞的情景，历历在

现。吴梅村讲完《尚书》大义，崇祯皇帝圣尊含笑的首肯，

依然就在眼前。而真实的眼前明廷已是清宫。在李自成的大

火中，紫禁城亦随处可见的残甓废砖，荒荠衰草。面对此情

此景，吴梅村发出的人生如梦之感叹！而其心境，乃是万般

的凄凉。

人生如梦，岁月如梦，明清鼎革，站在紫禁城掖门下的

吴梅村，还是那个翰林吴梅村，而当日的君廷却已易主，当

日的君王却已玉带林中挂。《红楼梦》，梦从何来？梦从兴

亡的感怀中来，梦从站在历史高位之于兴亡的论述中来！

何以见得？下面文字可以管窥其中要旨。

“造化氤氲之气，分阴分阳，贞淫各处。其贞气所感，

则为忠孝节烈之事；其淫气所感，则为放荡邪慝之事。二气

并行宇宙间，光怪百出，情状万殊，而总由文人之笔传之。

文人之笔，或寓言，或纪实，想象形容，千载如见；由是贞

者传，淫者亦传。如三百篇中不删郑、卫，圣人以为男女情

欲之事，不必过遏。词人狂肆之言，未尝无意，贞淫并传，

可以为劝，可以为鉴，有其事则传其文而已……”

读到以上文字，乍眼一看，似乎是那样的熟悉，此段文

字摘自于吴梅村为李玉《北词广正谱》序中段落文字。此段

文字与《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演说荣国府时，

贾雨村之口论正邪二气、成仁成恶之文字、段式、逻辑是那

么的相似、近似。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

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

舜、禹……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曹操、桓温、安 䘵 山、

秦桧，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

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以秉也；残忍乖僻，

天地之邪气，恶者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

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庭，下及草野，比比皆是。

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

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

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

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

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消，既不

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也必赋人，发泄一尽始

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

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

在万万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如若……如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此论过后，冷子兴接言曰：“依你说‘成则为王败则寇

了’。”贾雨村言：“正是这意。”

上文实际开宗明义的点明了语村所论，乃近明之兴亡也。

从王者论至朱，以名人代朝论之近者明祝枝山，实际点明了

兴亡之论，论的是朱明王朝。

再看下段取于吴梅村为邹式金《杂剧三集》所做序言中

的段落。

“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

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

情爰借古人之性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于是乎热腔骂

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

亦于是乎歌呼笑骂之不自已。”

从吴梅村上段对戏剧人物评述中，“恒借他人之酒杯，

浇自己之块垒”之意显而易见。吴梅村的诗《永和宫词》《田

贵妃墓》其实际上是悼明之亡、思悼崇祯帝也。

吴梅村《临春阁》《通天台》《秣陵春》三戏曲，均为

“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此语出自尤侗《西堂杂俎》

之《梅村词序言》中。

《红楼梦》，兰桂齐芳，盛世太平梦。

7 《红楼梦》泣血之史书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降于朱楼，与赤霞宫神瑛侍者一段

三生石上前世今生注定缘。赤霞宫，不正是红色的宫殿、朱

楼么？

赤霞宫，朱楼，紫禁城也。

林妹妹还缘一段，还泪一生，已在天上。

《红楼梦》往事已矣。追忆而作。悼明也。

“后代文字衰，致起龙蛇孽。我有琅轩管，上洒湘娥血。

濯足临沧浪，浩思吟不辍。未堪追阳冰，犹足夸李渤。

隐从烟霞闭，出供时世阅。刻之藏书岩，千载应不灭。”

吴梅村在《偕穆苑先孙浣心叶子闻允文游石公山盘龙石梁

寂光归云诸胜》诗中，表达了其以血泪之笔完成了其春秋大作。

琅轩管，一意可代指竹制的毛笔。另一意代作者在暗指

什么呢？琅轩，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指一种仙树，它所结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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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像珠子。而琅轩还有一意，指美玉，像珠玉一样的美石，

绛珠仙草是也！

琅轩早见于《书·禹贡》：“厥贡惟球、琳、琅玕。”

孔传：“琅玕，石而似玉。”孔颖达疏：“琅玕，石而似

珠者。”

明·张煌言《感遇》诗：“多少雄心空对酒，能无清泪

滴琅玕。”此处琅轩形容泪珠。

吴梅村游石公山后诗中之“琅轩管”，不正是要告之世

人，其完成了血泪之作，完杨了千年不灭之书，其在宝玉和

绛珠之故事之中吗？！

琅轩仙草，实乃石有水处生玉之宝玉与绛珠仙草也！

“濯足临沧浪，浩思吟不辍”，此时提琅轩竹笔写诗的吴

梅村，想到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孟子之句“沧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呢，还是典

自《楚辞渔夫》故事之屈原呢？应该二者皆在脑海中吧！

《红楼梦》中湘云，油然而出。湘江天空上的那一片永

世的云彩，“大云道人”吴梅村如伫立于湘江之上的屈子一样，

写出《离骚》《九歌》似的《葬花吟》《芙蓉女儿诔》歌行！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

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吴梅村其生存的时代，个体命运“不得已”，而其选择

了如亡国之妇息夫人一样，侍了二君。站在湘江河岸投了汨

罗江的屈原才真正是作者，作为一代旧史氏，国史编修的人

生理想的归梦。

梦，吴梅村的生命有梦，如屈子一样的清白人生之梦！

可他最终“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向现实的屈从，而毁了名节。

“背负兄长之规诫”。出于何因？吴梅村接诏之时，社会各

界，特别是先朝遗民们都劝其不入侍，而侯方域不仅写信给

吴梅村，人还亲自到太仓“梅村别墅”劝其不入侍。对此，

吴梅村也承诺不入侍。最终，他在父母的催促下，怕连及父

母及家族，而选择了北召入侍清廷。顺治十三年，以嗣母之

逝呈辞国子监祭酒，回太仓。十三年，又见青埂峰。

吴梅村生于太仓，昆山有玉峰，吴玉峰代指其出生地，

而为其另名也。

吴梅村，因为侍清，背负着“贰臣”之骂名，为此，他

自为已“一钱不值，何须说”。离世时，嘱家人敛以僧衣，

不铭碑记，在墓前置一大圆石，上刻“诗人吴梅村之墓”。

敛僧衣，置圆石，这不是石头么？吴梅村已经将其所经所历、

所感所叹、所记所鉴写进了千年不灭的一书夹藏《石头记》

《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三书，总其名为《红楼梦》

的奇书之中！

吴梅村在“娇雪楼”中，在《北征》似的忧虞之中，他

完成了作为有明一代史诗、国史翰林的正史之作，他把历史，

把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把翰林阁臣大学士的抗清烈迹史记

在《红楼梦》中，这是吴梅村作为史家之使命使然 [4]。

于是，《红楼梦》之史鉴，从茫茫大荒山走来，从伏羲、

轩辕黄帝走来。《红楼梦》中，读得到的是茫茫大荒山之天

外人传天外书，九天玄女之《金篆玉函》，读得到的是《二十四

史》之治朝宝典，读得到的是集十六朝政鉴的《资治通鉴》。

读史以明智，读史以知得失。

《金篆玉函》，几千年流传，其源于九天玄女，也即女娲

娘娘。其授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推衍一统华夏中原。后姜子牙

得之助周王定周之王朝八百年。张良得之助汉，有汉四百年。

女娲补天，遗之补天石，《红楼梦》是天书，也为人之

著作。吴梅村，在《红楼梦》中，探究着治世太平之道。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出现的“鲁鱼亥豕、刻舟求

剑”，取于《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

之说。《红楼梦》之金陵十二差，史部，概与此缘源吧。

《吕氏春秋》，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华夏民

族朝政文明之博大精深之智慧光芒。

吴梅村，史家之春秋笔墨，在《红楼梦》中尽显一代朝

臣之治世血情。

当然，关于《红楼梦》是如何一书三写，如何在字里行间、

在典藏借喻中，在贾府、荣宁二国府、大观园等时空声场中，

以宝黛爱情为故事叙事主线，夹藏历史实事；以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以绛树两声、黄喉二歌的文学创作艺术手法来创

作作品的；作者为什么设置贾家、甄家两个时空场，贾家代

表谁？秦可卿形象源自于谁？天香楼是何处？刘姥姥为什

么姓刘？以及作者是如何进行影射的，等等，诸如此类话题

均可从文本中读出的文本信息。如此话题，不在此文浅论范

围中，为此，笔者将另文再述，届时再分享给大家。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式，在宝黛爱情故

事框架下，夹藏明清鼎革之际历史史事之一书三写之书。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吴梅村化名，也即曹雪芹即吴

梅村。

“吾有琅轩管，上洒湘娥血。刻之藏书岩，千载应不灭”。

石头记事石头书。吴梅村创作《红楼梦》之碑记，相信

在未来的某一天，或现世于岩崖，一切将昭然天下，告慰作

者之灵！

“史诗”吴梅村，一代史氏！

吴梅村即曹雪芹！春秋笔墨《红楼梦》

《红楼梦》大哉！壮哉！

由于笔者学识疏浅，加之非红学研究者，乃一普通读者，

故上文挂一漏万。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期进步！诚

恳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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